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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藝 天 地

湖南多奇才。最近
有位湘籍作家，新編
了《新百家姓》：
「習李張，俞劉王，
毛朱周，鄧胡江，許
墨韓，釋孔莊，蘇呂
鄒，孫孟楊……」除
將「張」列第三，略
有「塞私貨」之嫌外
（作家據說姓張），
其他真是好極了。第
一，《新百家姓》深
得宋版《百家姓》排
名學精髓，這是政治
正確的；其二，將四
字體改為三字經，國
學味更濃厚，可謂是
繼承國學好榜樣；第
三，還押韻呢，宋版
《百家姓》，「趙錢
孫李，周吳鄭王」，
開首兩句就不押韻，
雖則後來多有押韻，
但開首不押韻，後來
又押，終究有欠缺。
要言之，新版百家
姓，巧思慧製，古韻
新聲，惟楚有才，於
斯為盛。
宋版《百家姓》一

出，相安近千年，雖
宋後是元，元後是
明，明後是清，卻不
曾改版。宋後之元，
不好改，元朝開國是

忽必烈，「忽」哪是姓？明朝朱元璋姓朱，地地
道道的中國姓，卻也未曾改動；明轉清，想改也
不好改了，愛新覺羅氏，簡稱「愛」？皇上沒這
麼欽定，誰敢動？是故，《百家姓》自從宋版開
版後，三朝百帝到如今，千年來朗朗上口。
但宋版《百家姓》流傳到乾隆年間，也曾出過
一回事，鬧了一個讓多條性命嗚呼的慘劇。
時為乾隆46年（1781年），一位不食人間煙

火的高僧，叫心光。心光高僧編輯了兩卷經書，

一叫《鎮壇大悲法水》，一叫《南泉秘旨便
覽》，裡頭分有三符，分別是「天皇」、「地
皇」、「人皇」。各自有分工，分管着星宿、土
地與人民，這也無甚奇處，只是套語。心光高僧
將其作了佛學教材，敲着木魚，捧着這書，咿咿
呀呀讀、讀、讀，這般用功學佛的人，是很多
的。書都讀爛了嘛。
遊方僧明學，父母在，去遠遊，遊無方，直到
找到了高僧心光，這才安頓下來。明學拜了心光
為師，他一見師傅的「三皇」著作，驚為天書。
可惜的是，師兄們西窗共讀，這書傳到明學之
手，已是爛得只剩下書渣渣了。明學要傳心學，
他也挺聰明的，帶了一個「研究生」，學名續
先，「碩導博導出思想」，抄抄寫寫的事情，交
給在讀碩士與博士去做嘛。
明學恰是這般帶「研究生」的，他叫續先佛徒
抄了一遍。古人的產權意識其實比我們想像中強
得多，每本書都有版權頁，包括抄的。反過來說
也對，因為是抄的，更要註版權，這樣才算是自
己的產權。這一年是乾隆46年，如何註冊版權
呢？明學與續先師徒，兩人商議，起名叫「趙弘
曆」，弘曆即乾隆本名，這是對應「人皇」那部
分的。
佛門人家，本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卻

不曉得怎麼的，還在《百家姓》裡。「趙弘曆」
這三字，便是從《百家姓》裡得到的靈感，「趙
錢孫李」中的「趙」擺首位，因為「趙」是當年
的皇家姓。如今皇帝名弘曆，那姓什麼？既是皇
帝，那定然姓趙吧，故而起名叫趙弘曆。誰說僧
人不通世務？誰說和尚不食人間煙火？他們對人
間事物也是明白得很的。不過，僧人或許天上全
知，地上全知，對人間卻是一知半解，頂多是蒙
學百家姓水平，當朝皇上的芳名，他們知道，尊
姓呢？他們不知道。
後來人放馬後炮，為這件事總結經驗教訓，說

要是高僧們重排百家姓，將乾隆家的皇姓，排在
第一位，事故就不會發生了。這或許是的。不過
也想，乾隆其姓怎麼排？愛新覺羅氏？估計高僧
們覺得，這哪像個姓？以他們的半桶水水平，說
不定給乾隆定姓乾了，叫乾弘曆了，那康熙，那
雍正，那後來的嘉慶，又怎麼排？按乾隆的個
性，即使給他定姓乾，估計也沒高僧好果子吃：
挑戰社會千年風俗，扭曲千年傳統，亂改經典，
褻瀆國學。你道是給乾隆添薪加柴，乾隆或許感

覺這是把他架在火上烤，高僧也能逃其咎？有可
能，但依然免不了血光之災。
這樁「趙弘曆」案，故事性也很強，其間起承
轉合，情節轉了幾個彎，才合該萬死。明學師傅
為了研究課題題目，而起名趙弘曆，叫徒弟續先
抄寫；後來又有個徒弟叫慧定，覺得這教材好，
於是重新再抄了一遍。天地良心，高僧們無譁眾
取寵之意，也絕無「譁皇取寵」之心。他們沒有
將此經放上網，吸引群眾的注意；也並沒將此經
上謁，貢獻給皇上。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在佛
門之內，咿咿呀呀唸經。
此事的暴露，源自有個小和尚叫曇亮，其心術

不正——這詞言重了，不過對以高尚自許的僧人
來說，不重。偷盜是佛門大忌——他這人好唸
經，卻偷懶，把慧定師兄辛辛苦苦抄寫的「趙弘
曆」經，給偷了去。天地良心，他也絕無偷此經
去告密求榮之意，只想存心學佛。既是偷的，便
不好在此久留，曇亮便去當遊方僧。不料這傢伙
行至江西蓮花廳，恰好遭到官府盤查。這次盤
查，也許立意並不在盤查物資，而在盤查思
想——和尚四大皆空，有什麼金銀細軟？
一查，查出這本「趙弘曆」人皇經，這下不得
了，和尚「悖逆」罪發露，乃追根究底，順藤摸
瓜，與這本經有關的所有「苦瓜」，悉數被查
出。經過江西申奏、朝廷批覆等程序，「悖逆
案」結局如下：明學、慧定凌遲處死，已故的續
先戮屍，曇亮處斬，僧露斯、述唐等人從坐，判
斬監候，秋後處決。

還是要問：「聆聽」是什麼？或可舉約翰凱奇（John Cage）為例，他
在1952年所創作的《4'33"》，全曲三個樂章，卻並無任何音符，此所以
他嘗言：「無聲是不存在的。」他認為音樂的最基本元素不僅僅在於演
奏，而在於「聆聽」，他重新定義了「音樂」，那就是禪的「無想法」
（no idea）；樂譜上沒有任何音符，唯一標明的要求就是「沉默」
（tacet），其含義就是請求觀眾靜下心來認真「聆聽」當時的寂靜，體
會在寂靜之中的一切聲音。
美國手風琴師及作曲家奧利華斯（Pauline Oliveros）素有「怪音天
后」之稱，「深度聆聽」（Deep Listening）是她在上世紀90年代推廣的
概念，意圖跳過古典樂傳統，將焦點放在開發每個人的聽覺上。她組成
「深度聆聽樂團」，跟長號手丹普斯特（Stuart Dempster）等合作，共
同創造出一種音響效果洪亮的儀式化即興音樂。
「深度聆聽樂團」有一張唱片，名叫《八角複調》（Octagonal

Polyphony），奧利華斯有說法：「我並非否定古典音樂傳統，只是我無
法受其限制，我這輩子都在試圖跳脫，各種既定分類。」這位「怪音天
后」在1957年和貝斯手泰利萊里（Terry Riley）、古箏演奏家羅蘭路殊
（Loren Rush）合作，她說：「我們根本不談論，只是坐下來演奏，聆
聽演奏結果，討論；我們發現，要是我們試圖使用規則或結構來處理我
們的音樂，一切就會變得平淡……」
她又說：「深度聆聽這一行為旨在盡量調動人類的感知力和注意力，

以增強並深化我們對聲音的感知」，那就是英語所說的「聽到」
（hear）和「聆聽」的分別，前者指聲音進入耳朵，後者則指聆聽到聲
音的內容；法語中也有類似的區分，如果用羅蘭巴特的說法，entendre
所指的是生理上的「聽到」，而ecouter則指向心理上的「聆聽」；羅蘭
巴特舉例說，一隻兔子聽到敵人來犯的聲音，跟一個人聽到情人的腳步
聲，兩者沒有分別，都引起了聆聽者的警覺。
羅蘭巴特區分兩種音樂上的樂趣：一種為讓人「聆聽」（listen to）的

音樂，產生俗世的愉悅（mundane pleasure）；另一種則為讓人可以遊
戲於其中（play）的音樂，從而產生狂喜（jouissance）。此區分跟《S/
Z》所界定的兩類書寫，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閱讀式（readerly）文本的
意義趨於穩定，讓讀者被動接受意義的開展，創作式（writerly）文本的
意義充滿空隙，讓讀者可積極介入「創作」。
阿多諾（Theodor Adorno）則指出，語言的詮釋乃理解，而音樂的詮
釋乃演奏。他認為音樂像語言，卻不同於語言，兩者的相似之處既重要
又曖昧，倒是將音樂當作語言乃嚴重誤導。音樂像語言，但卻不單純是
比喻，在音樂中，有其慣用語（idiom）、語調（intonation）、樂句
（phrase）、段落分節、標點強調、問號、感嘆、插句等等，而所有音
樂詞彙俱借自「言說」。

春風春雨花滿枝，海棠春睡正合時。

和煦滋潤生靈笑，逝川千流望時宜。

漫天風雪遮不住，春風秋雨有矜持。

紅塵美艷風雲雨，萬物皆融天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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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隴中以乾旱出名，也
許愈是缺水，這裡的人們愈是喜
歡花木。農家庭院多愛栽種牡
丹，精心照料如同自己的兒女。
春天一到，牡丹總會如期綻放，
在這片連草都長不好的黃土地上
顯得格外難得。
由於鍾愛大寫意花鳥，我着意
地關注牡丹的花事。三月剛過，
公園中、果園邊、農家小院裡，
一簇簇、一片片，奼紫嫣紅開
遍，好不熱鬧。我家花園裡母親
手植的各色牡丹，已經快三十年
了。樹高葉闊，花發時肥碩的繁
蔭伸於簷下，香氣彌漫了整個院
子。
這是牡丹開得最好的時節，看
看，它們多數還沒完全打開，近
處這朵，再收一些則嫌不足，還
不能叫做花，而只是一顆撐破的
花蕾；中間那朵，花瓣微微內
斂，露出一絲怯態，想開又不想
開，半邊躲在葉子後面……這是
一種說不清楚的顏色，它想長成
深紅呢還是淺紅，暫時還拿不定
主意……

有人說，牡丹是大地心上的
話，是的，看着它們，總會叫人
心頭一動。雨後清晨，清曦初
上，花沐朝露，翠毫凝香，有的
粉面藏春，有的睡眼矇矓，有的
微羞半掩，有的含苞待放。每當
這時，我都會不由地鋪開宣紙，
調墨研丹，為其寫照。
蘸飽濃墨重彩，用滿滿的激

情，我揮毫如帚，如醉如癡，一
口氣寫出了我心中的花神——雍
容華貴、大美不雕。我畫牡丹，
不求一花一葉之孤芳自賞，而寫
繁華茂葉之蒼潤雄渾；不求一瓣
一蕊之形貌逼真，而重超凡脫俗
的內在神韻；不求精刻細描，而
求酣暢淋漓、直抒胸臆；我要以
詩人的情懷，戀人的癡迷，為觀
者傳達牡丹的豐神，再現牡丹鮮
活的生命和靈魂！
生活是藝術的母胎，為了畫好

牡丹，我細心觀察牡丹的容貌形
態，用心了解牡丹的生長規律，
掌握不同地域、不同時令牡丹開
放的特點，知之愈深愛之愈切，
牡丹已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我

潛心遍覽歷代大師畫牡丹的佳
構，最喜歡徐青藤汪洋恣肆的水
墨嬌姿、吳昌碩富貴神仙的風流
雅艷、齊白石樸素自然的紅花墨
葉……大師們用筆將牡丹表現得
千姿百態、美艷絕倫。
師造化、師先賢，寒暑更替，

廢畫千張，我慢慢地摸索總結出
了一些自己畫牡丹的方法。在吸
納借鑒古人技法的基礎上，我嘗
試以書入畫，以書法的運筆、以
濃烈的重彩、以飽滿的激情寫意
揮灑、一氣呵成，着力表現當今
時代精神對牡丹的審美表達，我
所理解和追求的是熱烈艷麗，陽
光清新，色彩斑斕，氣韻生活。
經過近三十年的潛心探索，我

的牡丹畫漸漸得到了愈來愈多的
人的青睞認可。一位很知名的同
行說道：「時而熱烈，時而艷
雅，你的牡丹作品開拓了新時代
大寫意花鳥畫的表現空間」，而
另一位給我寫下了「健筆沉色，
瀟灑動人」的贈語。一位鄉下的
農民朋友在觀賞我的畫作時，動
情地說：「看了王老師的畫，我

的心都年輕了好多！」這句最樸
素的評價，尤其令我感動不已，
徹夜難眠。
牡丹是花中之王，花中之冠，

萬代芳華，傾國傾城。牡丹是大
美至美的化身，它凝聚了中華民
族的精神力量和優秀品格，也是
偉大祖國繁榮昌盛的象徵。偉大
的時代孕育着偉大的夢想，作為
一名最普通的丹青人，生活在這
個美好的時代裡，我是幸運的。
我要用我的一切，我的生命，為
國色添彩，為祖國祝福！

來 鴻

大美國色
■文：王老斌

詩 情 畫 意

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訴說，時常做好心，也時常做好事，但不幸
依然會降臨，最不幸的是親人仍會去世。這不禁令我想起豐子愷
的一段故事，他的姑母每天拜佛，但日本人的炸彈還是把他們的
家炸毀了，豐的姑母便不停訴「佛無靈」。豐指這做法是和佛講
條件、做交易，拜你就要保佑遠離災難。這就等同做了些好人好
事，就要有回報，不能有不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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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驛 站 ■文：陸 蘇

春．江南．雨趙素仲作品——

南朝高僧惠標

詩畫禪心（四）

南朝高僧惠標通過描寫水的各種美好性狀：如水能輝映宮闕，也能沖
激珠浦沉澱碧沙，更能映照清澈的雲影，水如明鏡般晶瑩等等，來比喻
禪心的淡然和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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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感懷
清風明月筆墨馨，恬淡閒居雅興盈。

感時感事皆人性，無風無雨也多情。

纏綿悱惻催人淚，悲歡離合乃生靈。

萬古江河流不盡，長空大地造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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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南。雨。
微醺的午後，在庭院裡乍開的白玉蘭花樹下隨意翻動一本舊書，在旖

旎的文字裡突然看到這古龍意味的短句，就像是在玄色絲絨上見着了翠
色幽深的玉件，不由得你不心生纏綿懷想。好像江南的雨就注定是如詩
如畫如小風拂過如小暖熨過的溫婉，就是為美好浪漫的事準備的必須場
景。譬如：白娘子就得在斷橋煙雨中，遇着那個撐着一把油紙傘的冤家
許仙；蘇小小的琴聲只能在微雨裡，紙鳶般輕滑過平湖秋月……
誰料到，這美好的春雨原來也只能是作為口感樸素的家常生活的味精

少許，而不能當米飯天天享用的。
今年的春雨把我們溫柔擁入懷中後就再也不捨得撒手了，快個把月了

吧，雨依然下得那個執着啊，還伴着沒心沒肺的歡快小雷，全然不顧這
麼一廂情願地傾囊而出也會讓人生怨生厭生恨。如果可以，相信會有千
千萬萬雙手爭先恐後搶着撩起雨簾並束之高閣。過日子，也需要透透
氣、換換景。
縱然千般柔情，也要一絲絲一寸寸地給，才有百轉千回的珍惜、夢裡

尋他的在乎，和驀然回首的驚喜。就算想好了要一條道走到黑，一路上
也可以分分段落，抬頭見見天光雲影，再埋頭走自己的路。
煙花的動人，因為突然而至的驚喜，還因為轉瞬即逝的不捨。

小時候的我們總愛做不切實際的夢。在家無聊時做夢，在課堂上邊聽
不感興趣的內容邊做夢，晚上睡覺時做夢……從小到大，我們做過的夢
多不勝數，而你們又是否記得自己的少年夢呢？
人的年紀愈大，就活得愈現實，每日忙着上班賺錢，睡眠時間長期不

足。而夢境是一種很好的調節劑，在夢裡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生活，經
歷到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這解釋了為甚麼人喜歡做夢，而我的少
年夢也因此衍生出來。
年少無知，我的第一個夢是希望飛上蔚藍的天空，嘗試做小鳥的滋

味，在無邊無際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俯視城市裡的每一個角落，
窺探每一戶人家的生活。成為小鳥後，我可以隨時展開雙翅，想飛到哪
裡就飛到哪裡，沒有讀書和功課的壓力，也沒有煩惱，自然無拘無束。
我渴望和同伴一起，飛得很遠很遠，看看不同城市和國家的人如何生
活。在那些我從未去過的地方，好奇心使我想知道更多——我想參觀各
地的名勝古蹟，開闊視野；也想學習多國語言，探究各地的文化差
異……假如我真的有一雙翅膀，那該有多好。
而現在，我的第二個夢是希望成為一個能改變世界的人，正如之前熱
門的台灣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中的男主角柯震東所說，
「所謂的厲害，就是讓這個世界，因為有了我，會有一點點差別。」我
不渴望成為一個鼎鼎大名的人，而只想盡最大的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
人。世界上有很多等待援助的人，在香港，領取綜援的基層家庭、獨居
的長者、身體或智力有缺陷的人，都需要社會多點善心人去包容、關懷
他們。
所謂「施比受更有福」，其實你有能力付出，就證明你獲得的應已足

夠生活。我從網上看到，一位酒樓的執行董事黃傑龍，因為參加《窮富
翁大作戰》真人實境秀節目，了解到香港仍有很多人過着三餐不溫飽的
日子。食不果腹，日復一日，這種感覺到底有多難受，我們未必能體
會，但可以用實際行動去幫助他們，如黃傑龍就選擇分發「待用飯」，
使有需要的人受惠。
我欣賞他的行為，因為他將自己擁有的分給其他人，或許在某些人眼
中，他只是「博上報」，但無論如何，我都會學習他樂於助人的精神。
我渴望我的力量能激發起更多人的善心，使愈來愈多人願意為他人設身
處地着想，這樣世界上的爭執，甚至戰爭就會愈來愈少。
假如世界多一點愛，那該有多好。
我的少年夢，又可以實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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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夢


